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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愛平牧師 

 「繼續做」帶我進入奇妙的旅程，但這使我不禁驚嚇。由於這手術只是局部麻醉，故醫生

們的對話我都聽得一清二楚，他們談及不能繞過後面，又說這裡不通或無法插入等等。這時，我就

決定採取不聽醫生的談話，我就以祈禱、祈禱、祈禱和深呼吸來征服身體的痛楚。我終於明白及經

歷了約拿在魚肚裡三日三夜的祈禱，這祈禱有醫治、忍耐、依賴、扶持、憐憫、呼求、聆聽和說不

出來的嘆息。藉此手術，我認識這一位神格外有恩典與憐惜的。還有，我終於嘗過被雷擊中的滋味

了。一下又一下熾熱的電流穿過我的身體，這真不簡單，我的身體上下跳動，醫生就按著我的肩膊

來壓住這顫動。無錯，這電流真像打雷一樣，或像極高的燈泡發熱、照射、刺痛和循環不息直插入

我的身體，我強忍這種難受的滋味。曾有 1-2 次我主動喊叫煞停，因我無法透氣，醫生又再用小小

劑量，我才繼續前進。不知道在什麼時候，我被送到心臟科深切治療部休養。手術後，大腿兩則都

包紮住，傷口瘀腫、疼痛及嘔吐，這滋味都不好受，但當我想起手術時那沉重電流的撃打真是微不

足道。 

過了 2 天後，當我看到心臟回復正常，我真是如釋重負，我有一種輕鬆及喜悅的感覺。或許，

因我被這心房顫動折騰了許久。雖然醫生再三強調這病的病理會重覆出現，但我總覺得這手術有價

值及感恩，因我記得上一次心跳正常是 2020 年 7 月 30 日，從 7 月 31 日我的心都是房顫直至

2021 年 6 月 9 日。另我實在感恩不盡，因神又再次改換我的心，使我更堅定信仰。在每次靈修禱

告中，我總會加上寶貴的一句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總要照祢的意思，因上主將新生命賜給

我。」 



 由 6 月 10 日至 17 日八日期間，我歡天喜地及心情極愉快，每天的靈修真的有好提醒，又

加強我牧會的心志，我再思考何解我常以牧會為念，因我能成為器皿承載上帝的恩典，我更從上帝

的話語得著亮光︰「我的民若自卑祈禱，我必從天上垂聽。」(歷下 7：14) 這是主的信實應許和承

諾。 

 另外，我又計劃去爬山、踏單車及跑步；更計劃與家人一起外出享受大自然的美。但上帝

給我的試煉與考驗實在令我嘩然，祂不單止要我經歷死蔭幽谷，更要我與死蔭幽谷共舞，這才是手

術的真正意思。6 月 18 日那天，我要返 QE 遞交文件，這時，我的心突然跳得很快，我在想這麼快

又心房顫動，期限只有八日嗎？真的無可能也不能接受的！於是，我找個地方坐下來祈禱。可是，

我的心仍是不停加速地跳，我的腳感到舉步維艱，心翳及氣促使我不能說話，加上心絞痛，我決定

走進急症室。我突然很懼怕、驚慌及擔心，我是心臟病發嗎？我躺在急症室等候上病房。 

 到達病房後，我的心跳仍是這麼快，大約 130-145 左右，我整個人都陷在谷底。當時，我

的心臟酵素超過 200，經醫生注射藥物後，我的心跳又回復至 60-70，這才可舒緩一下。但當藥物

效力過後，心跳又馬上升至 130-145，我在床上除了祈禱，我也不知所措，我的情緒也很不穩定。

或許，這落差太大了，我曾質問上帝，又與上帝交涉、談判。然而真的要照祢的意思，不可照我的

意思祈求嗎？我心裡極其難過，我哭了，因這功課/操練真的承受不了。但當我想起主耶穌在客西馬

尼園祈禱，我才釋懷了。而這正是祈禱的真義，這正如約伯在苦難中學曉了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

的也是耶和華。 

 整整 5 天了，我的心跳都維持在 130-145 下，而身心靈受著極大的煎熬。我只好躺在床上

祈禱、靈修、聽講道。這段日子，我享受祂所賜的躺臥和安歇，又將我的重擔卸給祂，我全然放在

上帝的手上。6 月 22 日的晚上，我祈禱向上帝陳明自己軟弱的身軀，我已做了自己的本份，懇求上



帝施展大能並出手扶助醫治，從今以後，我要以上帝的話為算數。結果，在 6 月 23 日我的心跳變

回正常。現在，我隔日/3-4 日都有房顫，並維持 4 至 6 小時後就回覆正常，但我的主使我開竅，原

來這支舞是上主為我度身訂造的，有快有慢有休息，有停頓的。我當帶著愉快、平安、信賴，降服

和勇敢的心與主共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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